
商周时期图腾崇拜文化变迁与鸟禽类意象群的演化

邵炳军　 　 谷文虎

　　摘　要：商周时期的诗人们将远古时代神鸟图腾物中的祖先神之象、物候之象、司马之象、礼仪之象、凶猛之

象、阳刚之象、慈祥之象、怪鸟之象、益鸟之象等意象原型，逐渐转换成为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婚恋之象、贤者之象、政
治生态环境之象、社会生活现象之象；同时，他们以“鸒”自由求食之象来象征太子宜臼被废嫡而失位，以捕“雉”之
象来象征小人得志而君子罹祸。 这些鸟禽类意象以图腾崇拜为前提，原始象征意义变得隐蔽，习惯性联想形式成

为显性因素，从而显示出由图腾对象到占卜形式，再到民俗物候乃至审美意义动态变化的发展链条。 由于鸟禽意

象中融入了作者对自然观察的感受，展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与政治生态环境，使原始兴象所体现的习惯性联

想与象征之间具有更多的相似点。 诗人们以此来建立意义与兴象之间的多种关联，自然表现出多种象征意蕴，让
读者产生一种感官愉悦之美、心灵愉悦之美与时空意识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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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腾崇拜既是原始宗教的基本形式，也是一种

社会文化形态，更是文化意象原型生成的主要文化

基因。 其中，“鸟禽类动物崇拜”是一种以人格化或

神圣化的鸟禽类自然物为崇拜对象，以自然宗教为

核心的基本表现形态①；“鸟禽类意象群”是以鸟禽

图腾崇拜为前提，来建立意与象之间的多种关联，将
人、鸟、诗构成一个有机艺术整体而表现出多种象征

意蕴的意象群。 商周时期诗歌②中的鸟禽类意象众

多，直接或间接包含鸟类意象的诗篇有 ６０ 余篇，大
概涉及 ４０ 多种鸟禽③。 就这一时期鸟禽类意象象

征的主题而言，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一、以鸟禽象征爱情婚育

原始图腾崇拜往往带有生育崇拜意味，因此，先
民为了繁衍族群人口，让那些未孕妇女经常到图腾

圣地跪拜，期盼她们与图腾接触，助婴儿魂进入体内

而受孕。 至商周时期，鸟禽不仅经常被作为婚仪纳

采的礼品，而且被视为宜婚时节的物候征兆。 特别

是那些被视为灵性之物的鸟禽，更是受到格外关注，
诗人往往以其鸣叫、羽飞等生活习性，开展触景生情

式的艺术联想，使图腾原始宗教观念由显而隐，将鸟

禽图腾生育信仰逐渐发展成为生育物候与婚恋生活

的象征。
此类诗歌的代表作主要有《诗·周南》之《关

雎》《葛覃》，《召南》之《鹊巢》与《行露》，《邶风》之
《燕燕》《雄雉》《匏有苦叶》《新台》，《鄘风·鹑之奔

奔》，《卫风·氓》，《陈风·防有鹊巢》，《豳风·东

山》，《小雅·伐木》，《商颂·玄鸟》１４ 首，还有《左
传·庄公二十二年》中的逸诗《凤皇歌》与《列女

传·贞顺传》中的逸诗《黄鹄歌》，以及一些歌谣等。
在这些诗篇中， 除了泛称的“鸟”“禽”之外， 还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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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雎鸠”“黄鸟”“鹊”“鸠”“雀”“玄鸟”（燕子）、“雉”
“雁”（大雁）、“鸿”“鹑”“鹳”“仓庚”“凤凰”等多种

具体鸟禽。
１．“玄鸟”———由祖先神之象到婚恋之象

“玄鸟”见于《诗·邶风·燕燕》与《商颂·玄

鸟》等诗篇。 《玄鸟》为商王祀高宗武丁（名昭）之乐

歌。 诗之开篇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④这里所

谓的“玄鸟”，即燕子，体型较小，翅尖窄，凹尾短喙，
足弱小，羽衣单色，或有带金属光泽的蓝或绿色，属
雀形目燕科鸟类。

古人认为，凤凰是“四灵”之一，属百禽之长。
而凤凰是通过“集美”方式幻化复合而生的神鸟，其
中“燕颔”为其复合形象的组成部分⑤，故此鸟为传

统文化中的祥和之鸟，亦为现实生活中的益鸟。 当

然，在商部族看来，“玄鸟”是其图腾崇拜物⑥。 《史
记·殷本纪》记载：“（有娀氏之女简狄）见玄鸟堕其

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１］因此，诗人开篇便直

接歌颂其图腾“玄鸟”。
实际上，这是一种典型的图腾感生神话，与《史

记·秦本纪》中秦之始祖大业之母女修吞“玄鸟”之
卵，而生子大业的图腾感生神话相似，都起源于远古

时代。 殷人所祀上帝———帝俊之神本为“玄鸟”，与
五采之鸟（皇鸟、鸾鸟、凤鸟）为友；帝颛顼与九嫔葬

于附禺山（即务隅山，亦即鲋鱼山，即今河南省濮阳

市之故帝丘）时，“玄鸟”为在其山边的“九鸟”之一；
黑水源头（出昆仑西北隅）之一的幽都山，山上即有

“玄鸟”⑦。 可见，以“玄鸟”为图腾物的族群，地域

分布非常广阔。
降及周代，周部族继承了远古时代及商部族的

玄鸟图腾文化，并将其改造为代表仲春二月的物候

象征。 《礼记·月令》记载：“是月也，玄鸟至。 至之

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这里的“高禖”依

然为婚姻之神，“仲春”自然为婚嫁之季。 于是，在
春秋前期女性贵族诗人卫庄姜送戴妫大归的诗作

《燕燕》中，便将商人祖先神之象“玄鸟”，巧妙地转

化为周人的婚恋之象———“燕燕于飞，差池其羽”，
“燕燕于飞，颉之颃之”，“燕燕于飞，下上其音”。 诗

人经营出燕子这一婚恋之象，以此抒发送人远归之

情，构成情境统一、物我两现的具象性艺术意境，达
到了许凯《彦周诗话》中所说的“真可泣鬼神” ［２］的

艺术效果。
２．“仓庚”———由物候之象到婚恋之象

“仓庚”见于《诗·豳风·七月》 《东山》与《小
雅·出车》等诗篇。 毛《序》认为，《东山》为西周初

期征人随同周公旦东征三年得胜后归途中所思所想

之作。 诗之卒章曰：“我徂东山，慆慆不归。 我来自

东，零雨其濛。 仓庚于飞，熠耀其羽。 之子于归，皇
驳其马。 亲结其缡，九十其仪。 其新孔嘉，其旧如之

何？”这里的“仓庚”，即“商庚”，又名“黄鸎”“长股”
“黄鸟”“黧黄”“离黄” “楚雀”，即今之黄鹂、黄莺，
为仲春二月的物候象征。 《礼记·月令》载：“始雨

水，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这里的“仓庚鸣”，
即仲春二月的物候之象。 《七月》中云“春日载阳，
有鸣仓庚。 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则仓

庚之鸟又鸣，鸣即蚕生，即求桑可蚕之候。 《出车》
卒章曰：“春日迟迟，卉木萋萋。 仓庚喈喈，采蘩祁

祁。”可见，仓庚之鸟又鸣，即息戍役以归之候。
同时，由于男女婚嫁礼仪宜在仲春时节举行，而

仓庚的到来带着春天的气息，撒播着万物萌发的生

机，象征着男女婚嫁的美好氛围，则“仓庚鸣”，亦乃

婚嫁之时。 故诗人以“仓庚于飞，熠耀其羽”起兴，
引出“之子于归，皇驳其马。 亲结其缡，九十其仪”
这一女子出嫁仪节，以 “乐男女之得及时” （毛

《序》）。
可见，“仓庚”意象不仅作为物候变化的标志来

象征男女婚嫁，反映出周人的婚嫁文化；而且作为审

美要素，与诗歌意境融为一体，实现了从物候之象到

婚恋之象的转化。
３．“雎鸠”———由司马之象到婚姻之象

“雎鸠”仅见于《诗·周南·关雎》。 《关雎》为
春秋初期周南地区贵族青年举行成妇礼仪时之祭

歌。 诗之首章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此“雎鸠”，即鱼鹰，黑色，黄头，赤
目，羽坚，多子，食肉，猛鸷，雌雄有别，或栖息于水

畔，或群居于山巅，属隼形目鹗科鹗属鸟类动物，即
雕类之鸟。 此鸟雌雄交配时，常成对在水面上追逐

或在空中翱翔；雏鸟孵出后，雄鸟负责捕猎食物，雌
鸟则用嘴将食物撕裂以喂养雏鸟。 由于鸟类常以鸣

唱达到发声相诱之效，因而“关关”相鸣而和的雎

鸠，能够更形象生动地表现出男子对女子的追求与

爱慕，是象征恋爱婚姻的绝佳物象。 故诗人在描写

贵族婚恋之情的诗篇中以性情猛挚的雕类禽鸟雎鸠

象征“中和之美”，即以雎鸠求鱼象征男女结合，来
歌颂婚恋生活中的礼乐文德，寄寓了以勇武君子配

有德淑女之美好愿望［３］ 。
实际上，在远古社会，所谓的“雎鸠”，即黄帝缙

云氏时代西部地区钟山（一名“舂山”，即今青海省

海西州格尔木市境内之布喀达坂峰，位于库赛湖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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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为昆仑山脉中段最高峰，为青海与新疆之界山；
一说即“阴山”）山神烛阴（烛龙）之子鼓化身的雕类

禽鸟“大鹗”———黑文白首，赤喙虎爪，音如晨鹄，见
则有大兵；后来成为东部地区首领黄帝之子少皞金

天氏主兵与法制之司马⑧。
可见，“雎鸠”本来为钟山一带部族的图腾物，

后来成为少皞氏族部落的司马之象。 降及周代，人
们将其称为“王雎”，与现实生活中的“鱼鹰”相连，
成为婚姻之象征物，实现了由司马之象到婚姻之象

的转化。
要之，商周时期的诗人们，根据远古时代神鸟图

腾物不同的生活习性，将祖先神之象、物候之象、司
马之象等原始意象，进行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
逐渐转换成为现实社会生活中婚姻恋爱之象征物，
即婚恋之象。

二、以鸟禽象征人物品行

远古时代，少皞金天氏部落以鸟名代官名，所谓

“五鸟”“五鸠”“五雉”“九扈”各司其职⑨。 这些以

鸟名代官名的鸟类，自然是氏族部落中品德高尚贤

者之象征物。 商周时期诗歌中虽然不乏对恶鸟的描

写，但诗中鸟类仍多以善良欢快的形象出现。 因此，
诗人经营鸟禽意象，大多用来象征圣王、仁君、贤臣、
吉士、孝子等人物中的正面形象，亦有少数象征反面

形象。
此类诗歌的代表作主要有《诗·邶风·凯风》，

《王风·君子阳阳》，《秦风》之《黄鸟》与《晨风》，
《陈风·墓门》，《曹风·候人》，《豳风·鸱鸮》，《小
雅》之《四牡》《伐木》《出车》《采芑》《鸿鴈》《沔水》
《鹤鸣》《正月》 《鸳鸯》 《小宛》 《白华》 《绵蛮》，《大
雅》之《旱麓》《瞻卬》，《周颂·振鹭》，《鲁颂》之《有
駜》与《泮水》共 ２４ 篇，此外还有《荀子·赋篇》中的

逸诗《佹诗》、《管子·形势篇》中的逸诗《鸿鹄将

将》、《荀子·解蔽篇》中的逸诗《凤凰秋秋》等。 上

述诗篇中，除了泛称的“鸟”“禽”“翿”（以鸟之羽毛

所饰之纛）之外，还涉及“黄鸟”“晨风”（鹞鹰）、“鸱
鸮”（猫头鹰）、“鵻”（鹁鸪）、“仓庚”“隼”“鹤”“乌”
（乌鸦）、“鸳鸯” “鸠” “脊令” （雝渠）、“桑扈” （窃
脂，即青雀）、“鹙”（秃鹙）、“鸢”（雕，即老鹰）、“鹭”
（白鹭）、“鸾” “鸿” （大雁）、“鹄” （天鹅）等多种具

体鸟禽。
１．“鹤”———由礼仪之象到隐逸贤者之象

“鹤”见于《诗·小雅·鹤鸣》及《易·中孚·九

二》爻辞等诗篇。 毛《序》认为，《鹤鸣》为周大夫谏

宣王求贤以中兴王室之作。 诗之首章曰：“鹤鸣于

九皋，声闻于野。 鱼潜在渊，或在于渚。 乐彼之园，
爰有树檀，其下维择。 它山之石，可以为错。”卒章

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 鱼在于渚，或潜在渊。
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谷。 它山之石，可以攻

玉。”这里所谓的“鹤”，头小颈长，嘴长而直，脚细

长，后趾小，高于前三趾，羽毛白色或灰色，群居或双

栖，经常在河边或沼泽地带捕食鱼类和昆虫，常见的

有丹顶鹤、白鹤、灰鹤等，在百鸟中被人们视为羽族

之长，其地位仅次于凤凰。 可见，就自然状态而言，
鹤的姿态优美，娴雅超逸，纤细修长，延颈秀项，若水

中仙子，声音直冲云霄，舞姿美妙空灵，神态自若

旷达。
实际上，在远古时代，“鹤”是西部地区章莪之

山一带部族及羽民国（今地皆未详）之神鸟毕方鸟

的构成元素⑩。 同时，地下考古材料中，黑龙江省齐

齐哈尔市昂昂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器边缘上

雕塑有鹤形象，还有用鹤腿骨雕刻的骨管；在河南省

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像生器玉鸟中有玉鹤形

象，用于商民族的礼仪场合，属于以鸟为图腾物的

“礼仪美术”系统􀃊􀁉􀁓。 这表明，鹤自新石器时代起就

是一种图腾物，至商代成为礼仪之象。
降及周代，人们认识到鹤有着离群索居、依山傍

水的生理习性，这与隐士常居环境存在契合之处。
因此，诗人以“鹤”来象征贤者，连续以“鹤鸣于九

皋，声闻于野”“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两个客观事

象起兴，来象征贤者不能仕于朝而隐于野，立诚笃

志，虽在暗昧，唯德是与。 这正是据鹤隐逸的生活习

性和同类至诚呼应的生理属性，采用比兴艺术手法

来经营意象，使“鹤”意象由礼仪之象，逐渐转化为

贤者之象，这是周代诗人意象经营思维模式的创新

性发展。
２．“黄鸟”———由物候之象到流离贤者之象

“黄鸟”见于《诗·周南·葛覃》《邶风·凯风》
《秦风·黄鸟》 《小雅·黄鸟》 《小雅·绵蛮》等诗

篇。 比如，《绵蛮》为春秋初期周平王大夫写国人随

平王东迁情状之作。 诗之首章曰：“绵蛮黄鸟，止于

丘阿。 道之云远，我劳如何？”次章曰：“绵蛮黄鸟，
止于丘隅。 岂敢惮行，畏不能趋。”卒章曰：“绵蛮黄

鸟，止于丘侧。 岂敢惮行，畏不能极。”这里所谓的

“黄鸟”，又名“皇”“黄仓庚”，一名“抟离”，俗名“黄
离留”，别名“金雀” “芦花黄雀”，亦称“离黄” “黧
黄”“仓庚”“青鸟”“黄伯劳”“抟黍”“楚雀”“黄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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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鹂鹠”“金衣公子”“黄袍”等，即今之“黄雀”，其
大于鸜鹆，喜群居，雌雄双飞，飞翔能力强；体毛黄

色，羽及尾有黑色相间，翼上有醒目的黑色及黄色条

纹，黑眉尖嘴，嘴短，青脚，善鸣，其音圆滑，歌声婉

转，悦耳动听，音调多变，模仿能力强，雌性犹胜；属
报春之鸟，为仲春二月的物候之象􀃊􀁉􀁔。 黄鸟自仲春

二月雨水之节始鸣，六月麦熟之时其鸣尤甚。 因此，
诗人选取“黄鸟”作为“兴象”时，自然是用来象征其

鸣叫声音最为响亮的时节。 也就是说，诗人所写的

此次兵戎之事正好发生在仲夏季节。 烈日炎炎，行
路漫漫，役人自然劳苦不堪。 然“岂敢惮行，畏不能

趋”“岂敢惮行，畏不能极”者，则说明“我”此役不仅

“道之云远”，而且肩负着重大使命，故“我”方不敢

“惮行”而“畏不能”疾至目的地。 故诗人连续以“黄
鸟”歇在“丘阿（山垇）” “丘隅（山角）” “丘侧（山
旁）”这三个客观事象，隐喻诗人远行劳顿而漂浮不

定，以此来象征东迁流离群体中的贤者，以赋比兴相

结合的方式，艺术地再现出平王大夫随平王东迁时

路途劳顿辛苦之情状。
实际上，黄鸟原本是远古时代中原地区轩辕之

山（位于今河南省新郑市西北），与东北地区附禺之

山（即位于今辽宁省北镇市境的医巫闾山），这两个

族群的一种神鸟图腾物［４］１１０，４７８。 降及西周时期，
人们将黄鸟这一远古时代神鸟图腾物，转化为候鸟

象征物，成为一种物候之象。 故在西周大夫创作的

《黄鸟》（《小雅》）中，三章之首连续将“黄鸟”重叠

使用：“黄鸟黄鸟，无集于榖，无啄我粟。” “黄鸟黄

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 ““黄鸟黄鸟，无集于栩，
无啄我黍。”这强化了“黄鸟”作为兴象兼喻体的“比
兴”功能，更为强烈地表达出天下家室离散而流亡

异国他乡者的思归之情。 可见，诗人根据黄鸟之生

活习性，巧妙地将物候之象转化为周宣王末期天下

家室离散之象。 在春秋初期周平王大夫创作的《绵
蛮》中，三章开首皆以“黄鸟”起兴而兼为喻体，只是

变换了止息之所：丘阿→丘隅→丘侧，使兴象充满了

动感，烘托出“我”之动态———路途遥远，行无止境；
以“黄鸟”尚有止息之所，反衬“我”道远劳甚而无所

止息。 可见，诗人根据黄鸟之生活习性，巧妙地将物

候之象转化为流离贤者之象。
３．“晨风”———由凶猛之象到隐逸贤者之象

“晨风”仅见于《诗·秦风·晨风》。 《晨风》为
春秋中期秦大夫刺康公弃其贤臣之作。 其首章曰：
“鴥彼晨风，郁彼北林。 未见君子，忧心钦钦。 如何

如何，忘我实多。”这里所谓的“晨风”，一名“鹯”，又

名“鹰鹯”，即今之鹞鹰，青黄色，颔似燕，喙（嘴）似
钩，常常迎风疾飞，击鸠、鸽、燕、鹊而食之，是一种凶

猛的鸷鸟。 正是由于它具有双翼强劲、钩爪有力、目
光犀利、性情凶猛等自然属性，因而成为一种强大力

量与无畏权贵的象征物，即凶猛之象􀃊􀁉􀁕。 因此，诗人

以凶猛的鸷鸟“晨风”这一客观物象，来象征“君子

（贤者）”；以“鴥彼晨风，郁彼北林”这一客观事象起

兴，来象征“君子”不仕于朝而隐于野，即以“晨风”
象征隐逸贤者之象。

实际上，“晨风”原本是远古时代西北地区诸毗

山（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天山东段的博格达山

主峰）族群的一种神鸟图腾物􀃊􀁉􀁖。 诗人根据“晨风”
这种凶猛鸷鸟的习性，将这一远古时代的神鸟图腾

物转化成为强大力量与无畏权贵的象征物，由此实

现了由凶猛之象到隐逸贤者之象的创新性转化。
要之，周代诗人们根据远古时代神鸟图腾物不

同的生活习性，将礼仪之象、物候之象、凶猛之象等

原始意象，进行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逐渐将其

转换成为现实社会生活中各类贤者之象征物，即贤

者之象。

三、以鸟禽象征政治生态环境

自从诗歌创作由集体创作转变为个体创作之

后，诗人们就在血缘宗族观念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国

家民族意识。 这种国家民族意识与传统伦理道德观

念交织在一起，成为一条维系人们精神世界的无形

纽带。 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的家国情怀，让人们非常

关注自己所面对的政治生态环境，并以不同情感形

式体现在诗歌创作中。
此类作品主要有《诗·邶风·北风》《王风·兔

爰》《郑风·大叔于田》 《小雅·小弁》 《离骚》 《天
问》《思美人》《悲回风》 《卜居》 《怨世》 《通路》 《畜
英》《忧苦》 《疾世》 《悯上》 《遭厄》 １６ 首，还有《国
语·晋语二》中的逸诗《暇豫歌》，《孔丛子·记问

篇》中的逸诗《陬操》《获麟歌》，《论语·子罕篇》中
的逸诗《凤鸟歌》，《论语·微子篇》中的逸诗《凤兮

歌》，《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的逸诗《河上歌》，
《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中的逸诗《乌鹊歌》，
《集古录》卷一中的逸诗“石鼓诗”，以及《左传·昭

公二十五年》中的歌谣《鸜鹆谣》与《史记·淮阴侯

列传》中的谚语《狡兔》等。 上述诗篇中，除了泛称

的“鸟”“禽”之外，还涉及“乌” （乌鸦）、“鸒” （寒
鸦）、“雉” “鴈” （大雁）、“凤凰” “鸱鸮” “鸢”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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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鸜鹆”（鹦鹉）等多种具体鸟禽。
１．“鸒”———以自由求食之象来象征太子宜臼被

废嫡而失位

“鸒”仅见于《诗·小雅·小弁》。 毛《序》认

为，《小弁》为西周后期幽王太子宜臼之傅刺幽王听

信褒姒谗言而废嫡立庶之作。 其首章曰：“弁彼鸒

斯，归飞提提。 民莫不穀，我独于罹。 何辜于天？ 我

罪伊何？ 心之忧矣，云如之何！”这里所谓的“鸒”，
一名鹎鶋（一作“卑居”），又名鸦鸟、雅鸟、鹎乌、楚
乌、鹘鵰、鸒鸠，今名寒鸦，俗名慈乌、慈鸦、侉老鸦、
麦鸦、小山老鸹、孝乌、燕乌，属鸦科鸟类。 其体黑

色，项灰色，腹下白，眼似珍珠，嘴细小且短，虹膜蓝

色，比乌鸦体型小，群居，常栖于林地、泥沼地、多岩

地区。 诗人以“弁彼鸒斯，归飞提提”这一客观事象

起兴，言鸒出食在野甚饱并且能快乐地成群结队归

飞，反兴自己父子兄弟反目而无罪见逐，故以呼天控

诉总起全诗。
可见，诗人以“鸒”之生活习性中能够自由求食

之象，来象征太子宜臼被废嫡而失位，从而艺术地展

现了周幽王太子宜臼被废黜时的政治生态环境，正
如《国语·郑语》所载周太史伯为郑桓公论兴衰时

所言：“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逼也。” ［５］５０７“弃
聘后而立内妾，好穷固也……周法不昭，而妇言是

行，用谗慝也。” ［５］５１８

２．“雉”———由阳刚之象到君子罹祸之象

“雉”见于《诗·邶风·雄雉》 《王风·兔爰》
《小雅·小弁》及《易·鼎卦·九三》爻辞、《旅卦·
六五》爻辞等诗篇。 《兔爰》为春秋前期周大夫感伤

桓王之命不行于天下之作。 诗之首章曰：“有兔爰

爰，雉离于罗。 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

罹。 尚寐无吪！”次章曰：“有兔爰爰，雉离于罦。 我

生之初，尚无造；我生之后，逢此百忧。 尚寐无觉！”
卒章曰：“有兔爰爰，雉离于罿。 我生之初，尚无庸；
我生之后，逢此百凶。 尚寐无聪！” 这里所谓的

“雉”，一名“鷮雉”，又名“鹞雉” “鳪雉” “鷩雉”，即
今之锦鸡，形似喜鹊、大鹦鹉，嘴红，绿顶，红肚，背有

黄、红两种纹理，脚爪利害，喜欢打斗，交有时，别有

伦。 此诗三章，首起两句以张罗、罦（覆车）、罿（覆
车）捕雉的客观事象起兴，言小人放纵致乱却以诡

计独免，而君子忠直无辜却获罪得祸；下五句皆抚今

忆昔，抒厌世之情，发悲愤之怨，言君子不乐其生之

由：周室衰微，诸侯背叛，人祸横行。 雉耿介却陷落

于网罗之中、兔狡黠却得以逃脱网罗的现实引发诗

人产生同病相连之哀，平添怨愤之意。

实际上，“鷷雉”“鶅雉” “翟雉” “鵗雉” “翬雉”
等“五雉”，原本为少昊金天氏部落的图腾崇拜物；
“白雉（白翰、白鵫、鵫雉）”，是汉水流域嶓冢山（又
名汉王山，位于今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境内）与盂

山（即今之伊赫山，位于今俄罗斯贝加尔湖南岸）等
地域先民之图腾崇拜物􀃊􀁉􀁗。

可见，正是由于“雉”这一图腾崇拜物为耿介之

鸟，属阳刚之性，往往象征力量及勇气。 至商周之

际，《易·鼎卦·九三》爻辞以“雉膏不食，方雨亏

悔”这一事象，来象征“失其虚中纳受之义”，以说明

“虽体阳爻而统属阴卦”这一卦象；《旅卦·六五》爻
辞则以“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这一事象，来象征

“羁旅不可以处盛位”，以告诫人们应该“能知祸福

之萌”。 此皆将耿介之鸟赋予阳刚之象。 至春秋前

期，周王室大夫又以“雉”象征君子，以张罗、罦（覆
车）、罿（覆车）捕雉这些客观事象，来象征王室衰微

之后小人得志而君子罹祸的不平社会现象［６］ 。 这

样诗人又将阳刚之象巧妙地转化为君子罹祸之象，
以象征周桓王时期的政治生态环境。 周桓王十三年

（公元前 ７０７ 年），周桓王率陈、蔡、卫等国军队讨伐

郑国，郑庄公派兵抵抗，两军战于繻葛（即长葛，在
今河南省长葛市治东北），周王的军队大败，周桓王

被郑庄公大夫祝聃射中肩膀。 这一箭将周天子的权

威射落在地，此后即出现了郑、齐、秦、楚等四个区域

性“小伯”。
３．“乌”———从慈祥之象到邪恶之象

“乌”见于《诗·邶风·北风》《小雅·正月》等
诗篇。 《北风》为反映春秋前期卫大夫不堪暴政威

虐而去国之作。 诗之卒章曰：“莫赤匪狐，莫黑匪

乌。 惠而好我，携手同车。 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这里所谓的“乌”，一名“鸦”，又名“自呼” “鬼雀”，
即今之乌鸦、老鸦，秃鼻，嘴壮，体纯黑，喜群居，筑于

巢，嗅觉灵，性凶悍；其恶声，鸣则有凶咎，故人闻乌

噪而唾其凶，将其视为不祥之恶鸟。 诗人在这里以

狐赤乌黑而莫能别之的自然现象，比况君臣相承为

恶如一，暴政威虐，故君子莫不相携持而去国。 可

见，此“乌”为社会邪恶势力的象征物［７］ 。 这种社

会邪恶势力的存在，自然与卫宣公晋在位期间（公
元前 ７１８ 年—公元前 ７００ 年）的政治生态环境密切

相关。 据《左传·桓公十六年》，宣公上淫庶母，下
夺儿媳，废嫡立庶，这样必然会引发社会动乱，必然

会出现暴政威虐。 因此，诗人以“乌”这一不祥之恶

鸟，来象征社会邪恶势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乌鸦在向“恶鸟”的象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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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转化之前，其文化内涵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由图腾

崇拜物向“慈鸟”“孝鸟”“祥禽”的象征意蕴转换的

过程。 这一转换经历了文化生成、衍化与流变的复

杂过程，关涉神话传说、礼仪习俗、人伦道德等多重

文化的叠加与统合。 上古神话中的乌鸦（尤其是

“三足乌”），经常被东方之地先民视为太阳神鸟􀃊􀁉􀁘；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址中彩陶上太阳和乌的图案

意象，亦能印证远古时期原始崇拜中太阳与乌密不

可分的关联［８］ 。
要之，“乌”从慈祥之象到邪恶之象，“雉”由阳

刚之象到君子罹祸之象，是周代诗人们根据远古时

代神鸟图腾物的原始意象，在创造性继承基础上的

创新性发展；而以“鸒”自由求食之象来象征太子宜

臼被废嫡而失位，则是创造性地以鸟意象来象征现

实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之险恶。

四、以鸟禽象征社会生活现象

随着农业生产逐渐替代田猎作业，鸟禽类的物

候标识性功能得以突显。 特别是一些野生之“鸟”
逐渐被人们驯化为家养之“禽”，鸟禽与人们日常生

产、生活的关系愈加密切。 那些信奉“立德”“立功”
“立言”三不朽学说的周代贵族阶层诗人群体，在诗

歌创作中非常关注各类社会生活现象。 他们通过在

诗歌中经营鸟禽意象，来托鸟寓志，托鸟寄情，以表

达自己高尚纯洁的品格、积极进取的壮志、无私奉献

的精神、怀才不遇的抑郁，进而彰显出激越顿挫的人

格精神。
此类作品主要有《诗·郑风·风雨》《唐风·鸨

羽》《豳风·七月》《小雅·黄鸟》４ 首，还有《孔子家

语·辨政篇》中的歌谣《鲁童谣》、《西溪丛语》卷下

中的谚语《晋楚谚》等。 上述诗篇中，除泛称的“鸟”
“禽”之外，还涉及“鸡” “鸨” “仓庚” “鵙” （伯劳）、
“黄鸟”“商羊”等多种具体鸟禽。

１．“鸡”———由物候之象到君子处乱世而有德之象

“鸡”见于《诗·王风·君子于役》，《郑风》之

《女曰鸡鸣》与《风雨》，以及《齐风·鸡鸣》等诗篇。
《风雨》为春秋前期郑大夫思见君子之作。 其首章

曰：“风雨凄凄，鸡鸣喈喈。 既见君子。 云胡不夷？”
次章曰：“风雨潇潇，鸡鸣胶胶。 既见君子，云胡不

瘳？”卒章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既见君子，云
胡不喜？”全诗每章均以风雨、鸡鸣起兴，渲染出一

幅风雨凄凄、鸡鸣四起之自然背景，生动地烘托出

“我”见“君子”后的喜悦心情。 当然，诗人选取“鸡

鸣”为兴象，有着深层次的象征意蕴。 清代姚际恒

《诗经通论》卷五评之曰：“诗意之妙如此，无人领

会，可与语而心赏者，如何如何？” ［９］

实际上，在远古时代，南部地区基山之神鸟

“其状如鸡”，丹穴山之神鸟凤凰“其状如鸡”；西部

地区松果山之神鸟 渠“其状如山鸡”，鹿台山之神

鸟鳬徯“其状如雄鸡”；东部地区栒状山之神鸟

“其状如鸡”，北号山之神鸟鬿雀“其状如鸡”；中部

地区廆山之神鸟鸰 “状如山鸡”；况且，神鸟凤凰

作为“四灵”之一，属百禽之长，“鸡喙”为其复合形

象的组成部分􀃊􀁉􀁙。 可见，神鸟形象类似鸡，鸡属于原

始族群的图腾崇拜物，分布区域非常广阔。
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逐渐将“鸡”这

一野生之“鸟”驯化为家养之“禽”，并根据其自然生

活习性，赋予其社会属性。 至迟自西周初期开始，
“牝鸡乳”（孵化小鸡）为季冬之月的物候之象，“雄
鸡号”（鸡鸣）为天亮之时的物候之象。 至春秋时

期，戎事依然有“鸡鸣而驾”“鸡鸣而食”之军令约定

与“鸡鸣乃定”的战斗结果。 同时，“鸡”属巽卦，为
风象，表柔顺乎刚，因此它又是“文”“武”“勇”“仁”
“信”等“五德”之象􀃊􀁉􀁚。

因此，在《君子于役》 《女曰鸡鸣》 《鸡鸣》三诗

中，“鸡”依然是傍晚之时与天亮之时的物候之象；
而在《风雨》之中，诗人则巧妙地将“鸡”的物候之象

与“五德”之象转化为君子有德之象。 于是，“我”所
见的“君子”，自然成为有德之“君子”；“鸡鸣喈喈”
“鸡鸣胶胶”“鸡鸣不已”这三个事象，便具有了君子

处乱世而不改其度的美好品德的象征意蕴［１０］ ，成
为一种象征社会生活现象的象征物，体现出儒家

“君子进德修业”“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以果行育

德”“君子以自昭明德”“君子以反身修德”等伦理道

德观念。
２．“鸨”———由益鸟之象到君子迁徙不定之象

“鸨”仅见于《诗·唐风·鸨羽》。 《鸨羽》为春

秋前期晋人刺劳役繁重而民从征役不得养其父母之

作。 其首章曰：“肃肃鸨羽，集于苞栩。 王事靡监，
不能艺稷黍。 父母何怙？ 悠悠苍天，曷其有所？”次
章曰：“肃肃鸨翼，集于苞棘。 王事靡监，不能艺黍

稷。 父母何食？ 悠悠苍天，曷其有极？”卒章曰：“肃
肃鸨行，集于苞桑。 王事靡监，不能艺稻粱。 父母何

尝？ 悠悠苍天，曷其有常？”此所谓“鸨”者，一名独

豹，又名地鵏、羊鵏，俗名野雁，形似雁而大，食虫多

肉，颈直立，虎豹纹，腿长，连蹄，无后趾，善走不善

飞，故不栖息于树；性群居，能涉水，常栖于平原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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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湖泊旁边，属鸨科益鸟类水鸟，为益鸟之象。
实际上，在远古社会，鸨类之雁，即为神山之神

鸟形象的组合体：西部地区黄山神鸟鹦 “大如

雁”，北部地区北岳山神兽诸怀“其音如鸣雁”，东部

地区姑逢山神兽獙獙“其音如鸿雁”􀃊􀁉􀁛，等等。 可

见，“鸨”是这些广大地区族群的图腾崇拜物。
诗人正是以“鸨”这一图腾崇拜物为原始意象，

来象征“君子”———被迫服役迁徙不定之耕战之士。
故诗人首章以“肃肃鸨羽，集于苞栩（栎树）”这一客

观事象起兴，言居处何时可定；次章以“肃肃鸨翼，
集于苞棘（酸枣树）”这一客观事象起兴，言行役何

时可已；卒章以“肃肃鸨行，集于苞桑”这一客观事

象起兴，言旧时之乐何时可复。 可见，诗人面对为

“王事”服役于外而不能种稷黍以奉养父母之不平

遭遇，只能通过呼告于天来抒发其内心的悲哀痛苦

之情以求得心理平衡，在对天还存有幻想的同时已

流露出对天的不满与怨忿。 这正是所谓“怨天尤

王”之叹。
就历史事实而言，晋自昭公元年（公元前 ７４５

年）封其叔父成师（桓叔）于曲沃后，昭公都绛（亦曰

翼，亦曰故绛，在今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东南），桓
叔居曲沃（即今曲沃县），两大都邑相距不足百里。
这种大都耦国现象，成为其后出现五世之乱的社会

根源之一􀃊􀁊􀁒。 这种政治环境，也必然会引发劳役繁

重而民从征役不得养其父母的社会现象。 导致这种

社会现象出现的直接原因便是诸侯大宗的自身式微

与王室对诸侯小宗夺嫡取国的认同，正因为如此，诗
人才发此“怨天尤王”之叹。

３．“商羊”———由怪鸟之象到兆雨之象

“商羊”仅见于《孔子家语·辨政篇》所载的歌

谣《鲁童谣》。 其诗曰：“天将大雨，商羊鼓舞。” ［１１］

这里所谓的“商羊”，为一足之鸟，能飞集于宫朝与

殿前，可舒翅而跳，属怪鸟之象。 “商羊”与天上之

星系“天汉” （银河）和地上之神兽四耳“长右”一

样，皆为“水祥”，属水象，即兆雨之象􀃊􀁊􀁓。 此事发生

在齐景公之世（公元前 ５４７ 年—公元前 ４９０ 年），其
在位期间虽厚赋重刑，广治宫室，内好声色，外好狗

马，生活奢侈，然终日问礼，尊重贤才，实施“发廪粟

以赋众贫，散府余财以赐孤寡，仓无陈粟，府无余财，
宫妇不御者出嫁之， 七十受禄米， 鬻德惠施于

民” ［１２］之策。 齐景公看到宫殿前一足之鸟在跳舞，
觉得此事有玄机，便派遣使者聘鲁问于孔子，然后提

前防患于未然。
后世流传于今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一带的民间

舞蹈“商羊舞”，即一种以模仿商羊鸟“屈其一脚，振
讯两肩而跳” ［１１］为主要特点的舞蹈艺术形式，属祭

祀求雨的舞蹈，起源于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带有浓

厚的图腾崇拜意蕴，并伴随着历史的变迁由最初的

娱神功能向娱人功能转变［１３］ 。
要之，“鸡”由物候之象到君子处乱世而有德之

象，“鸨”由益鸟之象到君子迁徙不定之象，“商羊”
由怪鸟之象到兆雨之象，都是周代诗人们根据远古

时代神鸟图腾物的原始意象，在创造性继承基础上

的创新性发展，都是以鸟意象来象征现实社会生活

中的各种现象。
综上所述，商周时期的诗人们，将远古时代神鸟

图腾物中的祖先神之象、物候之象、司马之象、礼仪

之象、凶猛之象、阳刚之象、慈祥之象、怪鸟之象、益
鸟之象等意象原型，逐渐转换成为现实社会生活中

的婚恋之象、贤者之象、政治生态环境之象、社会生

活现象之象；同时，以“鸒”自由求食之象来象征太

子宜臼被废嫡而失位。 这些鸟禽类意象以图腾崇拜

为前提，原始象征意义变得隐蔽，习惯性联想形式成

为显性因素，从而显示出由图腾对象到占卜形式，再
到民俗物候乃至审美意义动态变化的链条。 由于鸟

禽意象融入作者对自然观察感受，展现人们的日常

生活场景与政治生态环境，使原始兴象所体现的习

惯性联想与象征之间具有更多的相似点，并以此来

建立意义与兴象之间的多种关联，自然表现出多种

象征意蕴，让读者具有一种感官愉悦之美、心灵愉悦

之美与时空意识之美。

注释

①为便于行文，笔者按照古代“飞禽”与“走兽”二分传统，将动物图

腾及其意象区分为“鸟禽”与“兽畜”两大类。 所谓“鸟” “兽”，主要

指野生动物，还有一些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幻化动物，也按照其主

要特征归入其中；“禽”“畜”，特指人类将野生动物驯化后的饲养动

物。 ②笔者所谓“商周诗歌”，主要指保存在《诗经》中的全部诗篇，
也包括散见于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的逸诗、歌谣、谚语等韵文。 ③
这些鸟禽，有的是具有象征意蕴的意象，有的则仅仅为兴象、喻象、物
象或事象。 ④本文所引《毛诗正义》 《礼记正义》 《尚书正义》 《周易

正义》，皆据中华书局 ２００９ 年影印清嘉庆二十至二十一年（１８１５
年—１８１６ 年）江西南昌府学刊刻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本，不再逐一

标注。 ⑤详见韩英《韩诗外传》卷八、《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张守

节《正义》引汉房京《易传》。 ⑥关于商部族以玄鸟为图腾崇拜物，甲
骨文、金文皆可证。 详见：于省吾：《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

腾》，《历史研究》１９５９ 年第 ６ 期；胡厚宣：《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

的新证据》，《文物》１９７７ 年第 ２ 期。 ⑦详见《山海经》之《大荒东经》
《大荒北经》《海内经》。 ⑧详见《山海经·西山经》与《左传·昭公

十七年》。 ⑨五鸟，即凤鸟（凤凰）、玄鸟（燕子）、伯赵（伯劳）、青鸟

（鸧鴳）、丹鸟（锦鸡）；五鸠，即祝鸠（鸽子）、鴡鸠（鱼鹰）、鸤鸠（布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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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爽鸠（鹰类）、鹘鸠（斑鸠）；五雉，即鷷雉、鶅雉、翟雉、鵗雉、翚雉

（皆长尾锦鸡名）；九扈，即鳻鶞、窃玄、窃蓝、窃黄、窃丹、唶唶、啧啧、
窃脂、鴳鴳（皆候鸟名）。 ⑩详见《山海经》之《西山经》《海外南经》。
􀃊􀁉􀁓具体论述详见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遗址》，《梁思永考古论文集》，
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 年版，第 ５８—９０ 页；赵善桐、杨虎：《昂昂溪新石器

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 １９７４ 年第 ２ 期，第 ９９—１０８ 页；刘允东：
《妇好墓玉器的艺术成就》，《博物院》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第 ４３—５０ 页。
􀃊􀁉􀁔详见《逸周书·时训解》《说文·隹部》《本草纲目·禽部》卷四十

九。 􀃊􀁉􀁕详见《左传·文公十八年》载鲁执政卿季孙行父、《左传·襄

公二十五年》载郑卿士公孙侨语。 􀃊􀁉􀁖详见《山海经·西山经》。 􀃊􀁉􀁗详

见《左传·昭公十七年》《山海经·西山经》。 􀃊􀁉􀁘详见《山海经·大荒

东经》《论衡·谈天篇》。 􀃊􀁉􀁙详见《山海经》之《南山经》《西山经》《东
山经》《中山经》及《礼记·礼运》《韩诗外传》卷八。 􀃊􀁉􀁚详见《尚书·
周书·牧誓》《礼记·月令》《大戴礼记·诰志》及《左传·宣公十二

年》《左传·成公十六年》《国语·吴语》 《易·说卦》 《韩诗外传》卷
二。 􀃊􀁉􀁛详见《山海经》之《西山经》 《北山经》 《东山经》。 􀃊􀁊􀁒详见《左
传·隐公五年》《左传·桓公二年》《左传·桓公三年》《左传·桓公

七年》《左传·桓公九年》《左传·庄公十六年》及《史记·十二诸侯

年表》《史记·晋世家》。 􀃊􀁊􀁓详见《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鲁大夫梓慎

语及《山海经广注·南山经》。

参考文献

［１］司马迁．史记 ［Ｍ］．郭逸，郭曼，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７：６１．
［２］许凯，吴贤泽．彦周诗话［Ｍ］ ／ ／ 吴文治．宋诗话全编：第 ２ 册．南

京：凤凰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３９３．
［３］邵炳军，赖旭辉．“雎鸠”意象考论［Ｍ］ ／ ／ 方铭．儒学与二十一世纪

文化建设：首善文化的价值阐释与世界传播．北京：学苑出版社，
２０１０：４０８－４１７．

［４］袁珂．山海经校注［Ｍ］．增订本．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３．
［５］韦昭．国语［Ｍ］．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
［６］邵炳军．《诗·王风》创作年代考论［Ｍ］ ／ ／ 董乃斌．文衡：２０１０ 卷．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６３－８１．
［７］邵炳军．《诗·邶风》系年辑证［Ｍ］ ／ ／ 中国诗经学会．诗经研究丛

刊：第 ２０ 辑．北京：学苑出版社，２０１１：８１－１３３．
［８］朱乃诚．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研究［ Ｊ］ ．南方文物，２０１６

（４）：５７－７６．
［９］姚际恒．诗经通论［Ｍ］．顾颉刚，标点．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８：１１１．
［１０］邵炳军．《诗·郑风》系年辑证下［Ｍ］ ／ ／ 中国诗经学会编．诗经研

究丛刊：第 ３０ 辑．北京：学苑出版社，２０１８：１７６－２１６．
［１１］王肃，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９１．
［１２］王先慎，钟哲．韩非子集解［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３１１．
［１３］刘宗迪．禹步·商羊舞·焚巫尪：兼论大禹治水神话的文化原型

［Ｊ］ ．民俗艺术，１９９７（４）：１１３－１２４．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ｏｔｅｍ Ｗｏｒｓｈｉｐ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ｏｕ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ｒｄ ａｎｄ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Ｇｒｏｕｐｓ

Ｓｈａｏ Ｂｉｎｇｊｕｎ　 　 Ｇｕ Ｗｅｎｈ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ｏｕ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ｐｏｅｔ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ｌ ｇｏｄｓ，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Ｓｉｍａ， 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 ｆｅｒｏｃｉｔｙ， 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ｉｔｙ， ｋｉｎｄｎｅｓｓ，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ｂｉｒｄ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ｂｉｒｄｓ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ｉｒｄ ｔｏｔｅｍｓ ｉｎｔｏ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ｏｖｅ， ｓａｇ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ｉｎ ｒｅａｌ ｌｉｆ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ＹＵ” ｆｒｅｅｌｙ ｓｅｅ⁃
ｋｉｎｇ ｆｏｏｄ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ｓｙｍｂｏ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ｄｅｐｏｓｅｄ Ｃｒｏｗｎ Ｐｒｉｎｃｅ Ｙｉｊｉ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ｃａｐｔｕｒｉｎｇ ｐｈｅａｓａｎｔｓ”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ｓｙｍｂｏ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ａ ｓｍａｌｌ ｐ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ｓｆｏｒｔｕｎｅ ｏｆ ａ 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 Ｔｈｅｓｅ ｂｉｒｄｓ ａｎｄ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ｉｍａｇ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ｄ ｏｎ ｔｏｔｅｍ ｗｏｒｓｈｉｐ，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ｂｅｃａｍ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ａｎｄ ｈａｂｉｔｕ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ｍｓ ｂｅｃａｍ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ｉｎ ｏｆ ｃｈａｎ⁃
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ｏｔｅｍ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ｔｏ ｄｉｖ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ｓ， ｔｏ ｆｏｌｋ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ｒｄｓ ａｎｄ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ｉｍａｇ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ｓｈｏｗｃａｓ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ｓｃｅｎ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ｅｓ⁃
ｅｎｔ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ｈａｂｉｔｕ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ｇｉｖｉｎｇ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ａ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ｓｅｎｓｏｒｙ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ｂｅａｕ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ｏｕ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ｔｏｔｅｍ ｗｏｒｓｈｉｐ；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ｉｒｄｓ ａｎｄ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ｓ

责任编辑：采　 薇

１５１

商周时期图腾崇拜文化变迁与鸟禽类意象群的演化


